
《虎毒不》導演陳小娟：關於媽媽，和需要被看

見的照顧者們

《虎毒不》不僅拍的是個體，而是拍一整套社會結構如何壓迫、如何削弱、又如何將掙扎其中的新

手母親推向極端邊緣。

《虎毒不》導演陳小娟。攝：林振東/端傳媒

陳小娟執導的第二部劇情長片《虎毒不》（下稱《虎》）於 2024 年入選釜山影展「新浪潮競賽單

元」，繼而參展東京國際電影節及台灣金馬影展，今年終於回歸故事發生的香港正式上映。身兼導

演及編劇的陳小娟，繼《淪落人》（2018）之後，再次聚焦城市邊緣人的處境，以鏡頭凝視那些在

人口統計裡數字龐大、卻在主流社會裡被持續遺忘的人。

從南亞家務工、身障人士、到本片的育兒女性，《虎毒不》不僅拍的是個體，而是拍一整套社會結

構如何壓迫、如何削弱、又如何將掙扎其中的新手母親推向極端邊緣。戲院之中，觀眾無從逃避淑

貞的情緒，而淑貞亦無法退場於生活的痛點。有別於前作的溫情烏托邦，新片上映後各種評論既說

其真實細膩，亦說其壓抑絕望。特別是開放式結局，被部分觀眾及影評人視為「缺乏希望」，與當

下香港觀眾渴望出口的情緒背道，但亦正是這個與主流媒體中「天台燒烤式大團圓結局」的分歧處

理，展示了陳小娟一貫的創作立場：讓電影角色的痛苦保留真實的複雜性，將思考的決定權交還觀

眾。導演的敘事選擇勾勒出這部作品的倫理輪廓，決定了無法將結局轉化為希望：為觀眾提供𥌓光

固然可以，然不以濾鏡浪漫化故事是忠於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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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與結局：影像語言和聲音設計

《虎》的起點，是真實發生的社會悲劇：一些母親在無助、孤立與絕望之下，作出吃兒甚至自毀的

選擇。這些事件，並非來自幻想劇情，而是社會新聞裡一次次令人難以承受的事實。「當我決定以

這些事件作為起點，我已經知道，這個故事無法給出一個快樂的、被撫慰的結局，」她說。「我沒

辦法寫一個角色，在這麼多壓力和失望之下，靠自己撐過來，什麼也沒改變。這樣的處理，反而讓

觀眾不痛不癢地覺得會熬過的，但事實是，很多人是真的熬不過。」

她選擇了開放式的結尾，不是出於懸疑技巧，而是一種倫理立場。那個懸而未決的空白，是導演對

角色最後的溫柔。它不是要觀眾放下，而是要他們繼續想像與延伸。「這個開放式的處理，是我給

主角與觀眾的溫柔，讓觀眾有機會去思考，她會怎樣選擇，而不是由我來為她決定命運。」她補充

道：「不是教育電視式的 『她要找社工幫助、看醫生吃藥然後痊癒、家人突然開竅』，而是累積的

無力感，一種現實中很真實的痛。我更在意呈現那種現實中最難被接受的無力感。」

這種無力感，也滲透進她整體的影像風格與表演節奏中。在一個習慣了表演「爆點」的觀眾環境

裡，電影的節奏近乎反潮流。沒有典型的吵架場、沒有情緒對決的金句，哭戲也不淒美。陳小娟並

非不知道這些戲劇元素可以「好看」，但她選擇了更難也更真實的方式。「很多觀眾看戲的方式，

其實是受大台電視劇和流行的短影音訓練出來的。他們會期待一場『好戲』就是要有衝突、有哭

喊、有爆發、有反檯、有金句。」她語帶觀察地說：「但《虎》的痛，不是那種一下子爆出來的戲

劇性，而是一種累積，慢性崩潰。很多母親的狀態是…她連爆發的力氣都沒有了。」

拍攝時她其實也試過不同版本，有些場次拍了更激烈的情緒處理，甚至有金句式對白，但最終全部

抽走。她強調：「廣東話太貼地了，你要角色講那些很文縐縐的句子，反而會出戲，會突兀。與其

追求『被打動』，不如回到『被理解』。」她在意的，不是劇情是否激烈，而是角色的節奏是否誠

實。當觀眾能夠進入角色的呼吸、她的節拍，她的安靜就會有震撼力。「有時候最痛的，不是你罵

一句，而是沉默地看著對方。那種無聲勝有聲的情緒，我希望觀眾能感受得到。」

開放式結局，被部分觀眾及影評人視為「缺乏希望」，與當下香港觀眾渴望

出口的情緒背道，但亦正是這個與主流媒體中「天台燒烤式大團圓結局」的

分歧處理，展示了陳小娟一貫的創作立場：讓電影角色的痛苦保留真實的複

雜性，將思考的決定權交還觀眾。



《虎毒不》劇照。

除了影像語言的冷靜，聲音亦是最具力量的電影敘事軸線之一。嬰兒哭聲與泵奶機的聲響，在片中

幾乎成為主角——它們不只是音效，而是角色精神狀態的延伸。當畫面靜止、對白停頓，那些機械

式的重覆聲音仍在響動，逼迫觀眾無法安寧。「對我來說，聲音設計不只是後製和技術執行，更是

一種結構性的敘事。這套戲裡的聲音，從寫劇本開始就已經在場了。」她提及，很多母親在產後都

會經歷所謂的「幻聽」，不是精神異常，而是一種條件反射。「你知道寶寶不在你身邊，但你還是

會聽到他哭，還是會聽到泵奶機的聲音。你無法真正脫離那個責任。」

她研究過資料發現嬰兒的哭聲會刺激母親的乳腺分泌，而那刺激只有來自自己孩子的聲音才有效，

其他嬰兒的聲音則無效。這種生理與情感的連結，繼而產生的乳房脹痛，讓聲音變成了一種權力機

制，一種控制與感知的纏繞。「那個泵奶機的節奏，在戲裡會像幻聽一樣滲入角色生活。就算她走

出房間，你還是聽到那個『吸、吸、吸』，它像一條鎖鏈，綁住她的身體，也綁住她的意識。」

在聲音設計上，陳小娟與團隊做了多層處理。不是單純的音效疊加，而是心理聲景的建構。「有些

聲音會壓過對白，有些則在寂靜中突兀響起，觀眾因而知曉這個母親的內心根本無法安靜，她的世

界永遠有聲音在騷擾她、追趕她、提醒她她是一個「不能停下來的照顧者」。聲音要能訴說情緒，

更甚是建構情緒。」《虎》以極簡的敘事方式，構成極繁的心理感受。它讓觀眾無法逃離那個聲音

的籠牢，也無法簡單地說出「辛苦了」或「會好的」這種空泛祝福。而陳小娟正是希望透過這樣的

處理，讓觀眾真正意識到有些痛，是無法言說，也無法預設出口的。「因為我很清楚，對很多媽媽

來說，『聲音』就是她們情緒崩潰的第一扇門。」

很多母親在產後都會經歷所謂的「幻聽」，不是精神異常，而是一種條件反

射。「你知道寶寶不在你身邊，但你還是會聽到他哭，還是會聽到泵奶機的

聲音。你無法真正脫離那個責任。」



《虎毒不》劇照。

「生產」的政治意涵及文化符號

談到戲中對母職的處理，觀眾往往第一時間關注談善言在片中的情緒張力，以及長期極度壓抑，徘

徊崩潰邊緣，但又無法發洩的疲憊狀態。這樣的表演，來自導演陳小娟對角色設計的深入思考。她

在寫劇本時，就已不是在設計情節，而是在為演員創造一個可以演活的空間。「導演的責任不只是

控制鏡頭、畫面與節奏，而是創造空間給演員。讓他們不是來執行角色，而是演活角色。」

她相信只要演員獲得一個有真實邏輯、有情緒難度的角色，他們會自然用身體、聲音與自身經驗去

填滿角色的內在。「淑貞這個角色，我從一開始就構思她會經歷從壓抑、麻木，到爆發又回歸靜默

的弧線。她不是一場戲就能解釋清楚的角色，她需要一整部電影的細節、累積、沉澱。她不是用大

哭大鬧來表達情緒的，而是用眼神、呼吸節奏、肢體語言等那些說出口與說不出口的訊息，慢慢把

觀眾拉進她的崩潰裡。我在劇本裡設的是骨架，演員則是用他們的身體與信念，把它建構成一個有

血有肉的人。」

這樣的信任，具體體現在女主角談善言的表現之中。作為一位尚未成為母親的演員，她要演出一個

被育兒經驗磨損至極限的女性，對情緒體感與角色邏輯的掌握需要極高強度的轉換與理解。導演透

露，談善言曾在排練初期坦言擔心自己「沒有媽媽味」。這個「媽媽味」，對陳小娟來說不是複製

模仿。「它不是來自你幾歲、你胖了沒有，也不是你化不化妝。而是一種長時間抱嬰兒、睡眠不

足、背痛肩痛的身體記憶，是你在生活中慢慢養成的姿態，日常選擇都因應變化。那些微駝的肩

膀、護著嬰兒走路的方式、穿衣打扮的細節，都是育兒勞動的傷痕。」

導演提出對角色造型和動態的觀察，例如角色的短髮、育兒袋、暗沉顏色的衣服、疲憊的步伐「不

是裝出來的，而是那個身體被責任壓過的證據。這不是技術的展現，是一種理解、一種共感。」談

善言本身是個時尚又型格的演員，正是這種與角色的差異，讓她更能體現出轉變的力度。她願意拋

開自己原有的形象，走進洗盡鉛華、被淘空的母親角色。

「Breadwinner」(贏得麵包的人）意指家庭經濟支柱，「bun in the

oven」（焗爐中的麵包）則是懷孕的隱喻。兩者結合，既是母職的肉身經

歷，也是照顧勞動的雙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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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勞動與身份的重疊，也延伸至電影的職業選擇。片中淑貞是港式麵包師傅，並非偶然。這個設

定，蘊含了語言上的象徵與社會角色的對照：「Breadwinner」(贏得麵包的人）意指家庭經濟支

柱，「bun in the oven」（焗爐中的麵包）則是懷孕的隱喻。兩者結合，既是母職的肉身經歷，

也是照顧勞動的雙重負擔。

「我想保留一些香港具體又獨特的元素，港式麵包已經買少見少。麵包在打工仔是辛苦工作後換來

的一份溫飽。而一個女性做麵包，同時又要養育孩子，象徵她一邊在養活這個家庭，一邊在製造下

一代的未來。在外的廚房對照在家的廚房，是雙重生產的符號。做麵包和生兒育女都是理想，但女

性的事業理想在傳統核心家庭體制下是過份的要求。」

導演也強調，這種勞動並非只是體力上的負荷，而是一種精神的磨損。很多母親不是累在體能，而

是累在無法停下來的責任感與情緒勒索。「她不是因為身體辛苦才崩潰，而是因為精神壓力，那種

『你不能失誤、你不能崩潰』的社會預設。」陳小娟指出，現代社會對於母職的支持，往往流於工

具性，是預設好的流程：你要生小孩，就自然要懂得怎樣哄睡、餵奶、清潔、教育。例如坊間常見

的講座、媽媽教室、嬰兒用品推介，更多的是在提供「怎樣完成任務」的資訊，而非「怎樣讓你不

那麼孤單」的心理關注。「很多支援，說穿了是『怎樣不出錯』，而不是『怎樣被理解』。這維持

了道德化的規訓：你做得夠好，就值得被肯定；你出現情緒、犯錯、失控，就代表你不夠資格做媽

媽。」

社會對母職的稱頌，也成為了「糖衣毒藥」。陳小娟說：「當某重典型的偉大楷模備受歌頌，會讓

你逼自己無條件承受一切，超越極限地付出，無法說不，無法崩潰，無法誠實面對自己脆弱的一

面。這些情緒一旦講出口，就會被認為不稱職、不夠母愛、不負責任。這是一種很沉重的道德綁

架。因為在你選擇當媽媽，就要承擔所有後果的假設下，母親從來不是被陪伴的對象，而是被要求

獨當一面的角色。」

坊間常見的講座、媽媽教室、嬰兒用品推介，更多的是在提供「怎樣完成任

務」的資訊，而非「怎樣讓你不那麼孤單」的心理關注。很多支援，說穿了

是『怎樣不出錯』，而不是『怎樣被理解』。



《虎毒不》劇照。

電影中沒有說教，沒有訓誡，卻處處透露出對這種結構性困境的抵抗與凝視。導演想要打開的，不

只是母親之間的對話，而是讓整個社會正視「照顧者」在制度與文化裡的位置。「這部電影之所以

出現，是因為我不想再讓這些東西只是留在媽媽們的私人對話裡，甚至不能宣之於口。我想讓觀眾

知道，那些「理所當然」的背後，其實堆積著多少沒被說出來的傷痕、內疚、懷疑與無力。如果我

們不重新思考性別分工、家庭支援與育兒政策，每一代母親都只會更囚困，更孤獨。」

她進一步指出，《虎》不是家庭倫理劇，是個有關系統如何失能的故事。「它一定要觸及癥結，否

則我們只是在看一個女人的情緒問題或是迂腐的『女人就是情緒化』，而不是理解她為什麼會走到

那個邊緣。我們不應該只問她為什麼崩潰，而是要問：這個社會為什麼讓她走到那裡？」透過電影

裡一個又一個累積的細節——掉落的頭髮、變形的體態、奶水不夠被責怪、在睡眠剝奪下恍神又內

疚——導演嘗試還原一種看不見的低氣壓。這些不被討論的部分，才是真正需要被承認的母職現

實。

「我們總以為性別已經很平等了，男人女人都可以讀書、工作，表面上好像已經解放。但其實，很

多不平等的地方還隱藏在一些很微細的結構裡，在大家仍然使用習以為常的制度、符號、語言時，

就在無形中強化性別角色的差異與分工。例如你去商場的育嬰室，標誌永遠都是一個穿裙子的女人

抱着孩子；你看社交平台，討論育兒的幾乎都是媽媽群組等。這些東西不是意外，而是制度與文化

默默在告訴你：女人的天職只有育兒。許多小事集結便構成了真正的壓迫。不是那種明刀明槍式的

性別歧視，而是細膩的、無所不在的框架。我很想讓觀眾意識到性別不平等不是什麼大陰謀，而是

日常裡你沒察覺的每一個選擇與習慣。我希望電影可以打開討論空間，讓大家重新思考：什麼叫

「做得好」？什麼是稱職的媽媽？為什麼選擇不生育的人要被批評為自私？」

《虎》不是對母親的道德審判，而是對整個照顧倫理的再審。它把「生產」還給身體，也把母職還

給主體。正如陳小娟所說：「這部電影，不只是關於生孩子，而是關於我們怎樣被這個社會教導去

看待一個女人、一個母親。」

《虎》不是家庭倫理劇，是個有關系統如何失能的故事。「它一定要觸及癥

結，否則我們只是在看一個女人的情緒問題或是迂腐的『女人就是情緒

化』，而不是理解她為什麼會走到那個邊緣。我們不應該只問她為什麼崩

潰，而是要問：這個社會為什麼讓她走到那裡？」



《虎毒不》導演陳小娟。攝：林振東/端傳媒

社會期望與制度：女性的生育選擇權

作為一位導演，同時也是一位母親，陳小娟對「角色衝突」的感受極為深切。《虎》正是她在身份

張力與現實拉扯中誕生的作品。她直言：「我生育時沒有遇到非常嚴重的問題，人生也不是全然順

遂，但育兒這件事，絕對是我人生中數一數二的難事。」創作與母職之間的矛盾，不只是時間分配

的問題，更是一種結構性的不被理解。

從影展到工作場合，她經常被問：「你還拍戲嗎？你可以出埠嗎？有時間陪小朋友嗎？你老公批准

嗎？」這些問題看似關心，實則反映出對女性角色的刻板預設，就是成為母親，就應該優先顧家，

最好別再有別的野心。」這種來自社會的審視會內化成創作者自身的罪疚感。即便知道自己有權工

作、創作，但那種「是不是對孩子不夠好」的自問，仍會在深夜不請自來。她坦言，腦中經常是一

半裝着電影創作，另一半全是孩子的日常瑣事。這樣的身心佔據，影響深遠，但也讓創作變得更誠

實。

「我不再是用旁觀者的角度寫角色，而是我自己親身走過那段疲憊與無助。我寫的每一句，都來自

真實的經歷，是真正地活過那種疲憊、糾結、無助、又無法放手的心理狀態。」這也讓她更能理

解，育兒對許多女性來說，確實是一種創傷。即使自己的生育過程不算災難，也沒有嚴重的醫療問



題，她仍覺得那是生命中「最難 deal with（處理） 的一段」。而這樣的感受，在沒有表面症狀的

情況下，往往更容易被輕視。「我甚至會說，我這樣都覺得難，那些遇上重大困難的媽媽呢？有健

康問題、有經濟壓力、有另一半完全不幫忙甚至沒有家人支持的，她們又怎樣活下去？」這也是她

拍這部戲的原因：讓那些「撐不下去」的聲音被看見。

《虎毒不》導演陳小娟。攝：林振東/端傳媒

陳小娟非常強調《虎》不只是關於「做母親」，更關於「選擇不做母親」的理解。她認為，不生

育，本身也是一個成熟、值得尊重的決定。只是，在現實中，這種選擇往往更難說出口。社會總會

問你「幾時生」多於問你「想不想生」。「有些女性清楚知道，自己不想走入無止境的付出，也不

想看見自己在照顧角色裡被耗盡。她們的選擇，是來自對自己身體與心理極為誠實的理解。」這也

是她在電影中希望呈現的一層視角，不是只有母愛光輝，而是對不同生命選擇的共感與尊重。無論

你選擇成為母親，還是選擇不生育，都需要面對巨大的社會壓力與自我辯護。「說到底，每一條路

都不容易。不做媽媽也不是逃避，而是另一種誠實。」

雖然故事發生在香港，但陳小娟指出，這是個全球性的問題：「影展的觀眾告訴我：『你拍的，就

是我和我身邊發生的事。』」尤其在生活成本高昂、家庭支援稀缺的城市裡，育兒往往變成一場個

人化的生存戰。「當兩人收入還不夠請保母，多數還是女人退讓。這不是選擇，而是一種默許的結

局。」她更指出，現代社會看似提供了更多支援制度，但很多時候，那些資源只是換了一種形式的

壓迫。「不是沒有選擇，而是每一種選擇都綁著代價。我們可以減少對女性的選擇的批判，然後對

母職的理解、對身體自主的尊重再討論得更深一點、更有層次一點。說到底，每一種選擇都不容

易。做與不做媽媽也需要無數次的思考、衡量、甚至自我辯護。我希望這部電影能讓觀眾多一點理

解，而不是評斷應該走哪條路。」

在陳小娟看來，母職從來不是理所當然。正如《虎》所提出的，不只是誰在養小孩，而是誰被看

見，誰的痛苦有空間發聲。她說：「當你真的進入那個狀態，發現身體、時間、心理、自由都被一

個新的生命綁住時，那種張力，那種矛盾，那種想逃、卻又無法逃走的情感，很複雜，也很真實。

我是在這種矛盾中寫出來的，創作源於難以言喻的東西。事實是有很多母親，正在崩潰邊緣掙扎

著，只是她們從來沒被好好看見，又缺乏言說的語言和空間。我知道我的作品，是用自己的生命經

驗換回來的。這種東西，別人搶不走。這是親身經歷過才會明白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很自然地想把

來自社會的審視會內化成創作者自身的罪疚感。即便知道自己有權工作、創

作，但那種「是不是對孩子不夠好」的自問，仍會在深夜不請自來。她坦

言，腦中經常是一半裝着電影創作，另一半全是孩子的日常瑣事。這樣的身

心佔據，影響深遠，但也讓創作變得更誠實。



這些放進劇情裡。因為從你當上媽媽那一刻開始，沒有人會告訴你，社會看你的眼光會徹底不同，

你在家庭中的位置、職場的定位，你的自我認同，都會天翻地覆。」

《虎毒不》劇照。

母職的跨世代經驗和想像

《虎》中的男性角色並未全然缺席或被妖魔化，而是以不介入但在場的姿態佔據螢幕。導演陳小娟

坦言，這正是她研究的「喪偶式育兒」現象，是種不帶惡意卻具傷害性的缺席狀態，是既不強勢亦

不暴力的結構性失位。「這個爸爸不是壞人，他不覺得自己有做錯什麼。他認為讓太太自由處理一

切就是體貼、不干預就是尊重。」這種「在場卻無聲」的男性角色，其實反映了很多現代家庭裡的

父親——他們沒有離開，但也從未真正進入照護的節奏。

在創作過程中，陳小娟不希望簡化問題為性別對立、夫妻對立、善惡對立，而是挖掘潛藏日常性的

制度邏輯。在很多媽媽的討論區，常會出現一個熟悉的字眼：「大兒子」。那不是指小孩，而是丈

夫。當女性成為母親後，除了照顧嬰兒，還要承擔男性伴侶的情緒與生活需求，彷彿她們的照顧角

色自動擴展成為整個家庭的情感支柱。「我跟飾演爸爸的小野講，你不用演一個壞人，你只要演一

個從來沒被教過怎樣做爸爸的人。」這種跨代的缺席模式是因為戲中爸爸可以模仿、可以參照的上

一代父親模型可能也是這樣抽離的，且沒有反省與改變的經驗。這也讓觀眾在角色身上感受到真

實：爸爸不是不愛這個家庭，而是「錯的方法對的人」。在媽媽的視角中，這種被動的自由，同時

是旁觀、放任和孤單。

更深一層的敘事設計，是電影中三代母親的並置：主角、她的母親，以及奶奶。在不同世代裡，她

們皆處於某種「無法逃離」的照顧循環之中，從年輕時養兒育女，到年老後還在煲湯煮飯、接送孫

子。「我看著身邊很多上一代的女性，發現她們好像從來沒有退場的機會。」成為了外婆或嫲嫲，

並不代表完成了母職，而只是進入下一個照護輪迴。這種無止境的照顧責任，在制度與文化中被合

理化與內化，女性也因此不被允許停止或喘息。而男性呢？在這個結構裡，經常以有限的、經濟性

的或是象徵性參與的方式存在。「他們從來沒有被訓練，可能不是刻意逃避，而是根本沒有受過家

務勞動的期望。很多爸爸看完這部戲後告訴我感覺被照見，開始反思。很多父親可能也是第一次看

到這些問題，只是他們之前沒有人告訴他們。」

創作源於難以言喻的東西。事實是有很多母親，正在崩潰邊緣掙扎著，只是

她們從來沒被好好看見，又缺乏言說的語言和空間。我知道我的作品，是用

自己的生命經驗換回來的。



這是制度性的缺失，不是個體的選擇。性別權力分配不只是角色設定，而是貫穿整部電影的核心主

題。陳小娟坦言：「我也會擔心，當我年紀再大一點，我的孩子會不會也將照顧責任推回給我？這

個循環如果不打破，我是不是也會變成那個永遠困在家的人？」

《虎毒不》導演陳小娟。攝：林振東/端傳媒

拍攝這部電影的過程中，她經歷了許多不同版本的推演，包括雙胞胎線、精神病院、法庭戲等發

展，但最終她選擇將故事還原為一個最直面現實的開放式結局。她清楚知道，這是一條不容易的

路：「女性主題的電影在香港本來就不容易找到資金，市場不大、風險又高。」但她也相信，這樣

的創作有其必要性與價值。支持她的投資人相信這部作品有社會意義，有情感動能。

「他們明白，這不是一部齋講女人的電影，而是一部關於照顧者被看見的電影。還有就是，我覺得

整個創作生態也有在慢慢轉變。現在很多導演，特別是我們這一代的，不再只是以想做一個賣座的

商業導演為起點，而是因為有一種關懷，有一些話非說不可，所以才踏入這個行業。」這種作品，

也許被標籤是《鏗鏘集》，既不愉悅亦不可口，但它開拓了一種超越新聞節目的想像，讓未來的電

影創作者知道，這些故事可以被講出來，這些視角有人願意聽。正因如此，《虎毒不》的英文片名

《Modern Mother》不是對現今成功母親的描繪，而是對這個身份的拆解與質詢。

「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長大，他的伴侶看這部電影，會說：『你媽媽那一代，是這樣經歷育兒

的』，那我會覺得這部電影是有價值的。」她希望這部作品可以被未來回望，作為一段集體情緒的

記錄，一個時代焦慮的見證。「電影不只要讓今天的觀眾產生共鳴，它也可以是歷史的註腳。如果

這樣的反應真的出現了，那我會覺得這部電影有它的意義——因為代表社會真的走前了一步。」

男性呢？在這個結構裡，經常以有限的、經濟性的或是象徵性參與的方式存

在。「他們從來沒有被訓練，可能不是刻意逃避，而是根本沒有受過家務勞

動的期望。很多爸爸看完這部戲後告訴我感覺被照見，開始反思。很多父親

可能也是第一次看到這些問題，只是他們之前沒有人告訴他們。」


